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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生成脉络

周建新

【摘 要】中国各民族古代神话中有许多关于“多民族同源”的叙事，其母题类型主要是多个

民族为“同一个母亲”或“同一个物”所生的兄弟姊妹。“同一个母亲”和“同一个物”成为连接

相关民族的同一源头，而这种多民族同源叙事又成为连接其内部之间手足关系的精神纽带。“多民

族同源”母题类型的神话叙事，显然包含着“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最初的朴素思想意识，并且这

一同源叙事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从神话走进真实的历史和现实。那么，这种多民族

同源叙事背后的基本逻辑和真实历史怎样，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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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Narrative）”是许多学科研究中常用的词汇，一般指对于故事的描述。“叙事”包涵认

知、记忆、情感、交流、传承、宣传等内容和功能。这些内容中的要素怎样有机组织起来，关系到

如何“叙事”，即如何表达叙事者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观点，其中包涵着故事的基本逻辑，是一种话

语导向，以及话语权力、地位的表现，也是一种话语和实践传承。如果从叙事的主体观察，大致可

以分为主位叙事和客位叙事两类。主位叙事即将事情的原委通过主位个体或群体表达出来，是一种

主位情感、认识或思想观念的主动表达和自我展示，是一种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而故事背后

的逻辑合理性是主位意识深处一种已经内化的认同，是自然情感和认同的表达。客位叙事与主位叙

事有所不同，是他者讲述他者的故事，即讲述者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别人的故事，其真实性、可信

度、站位立场等远不如主位叙事那样更容易让人接受和信服。

“叙事是一种交流手段、知识形式和认知模式，是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中介。”［1］从
交流的视角看，中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各种族际关联叙事，叙事的内容包含着人世间所有的

悲欢离合故事。在这些族际关联的叙事中，有一类是关于不同民族源于共同“祖先”的叙事，这种

族源关联叙事主要表达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彼此具有共同或相互关联的“祖先”，早期主要以神话的

形式进行叙事。这类叙事不同于近现代民族志文本叙事，往往属于文学色彩浓厚的所谓古典口头叙

事。“多民族同源神话”文学性的口头叙事带有明显的虚构色彩，不是所谓“科学性”的民族志文

本叙事，但其中表达的精神主旨和思想意识却值得深入探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国家社

会的不断演进，虚拟的神话叙事逐渐走进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并最终形成了神话叙事—历史叙事—

现实叙事的线性发展脉络。中国各民族族际关联叙事从神话走向现实，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脉相承的路径，其韧性和活力源自各民族水乳交融的情感和共同走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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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民族族源关联和“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

“作为一个共同体，需拥有一个能够解释他们同宗同源的神话。”［2］31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不能例

外，而“任何宏大叙事都需要具备微观基础，民族同源神话恰好可以作为探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切

入点。”［3］

199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红河谷》上映，电影以中国西藏江孜地区 1904年爆发的

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历史事件为主题。电影在开始和结尾使用蒙太奇手法，表现一位藏族老阿妈手摇

转经筒，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神山之间，并且口中念念有词：“雪山女神珠穆朗玛刚生下来的时候，

是一个大海中的贝壳，过了很久才长成一个美丽的女神，她有 10个雪山姐妹，生下来的孩子中有 3
个最要好的兄弟，老大叫黄河，老二叫长江，最小的弟弟叫雅鲁藏布江。”这一神话将中国的黄河、

长江、雅鲁藏布江比作一脉姐妹所生的3个孩子，黄河隐喻着中原地区，长江隐喻着东部沿海地区，

雅鲁藏布江隐喻着青藏高原，将内地与西藏有机连接为一个整体，也就是在内地各民族与青藏高原

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彼此族源关联叙事。笔者最初以为这段开头和结尾刻意重复的神话叙事是当时的

一种政治话语建构，是导演和编剧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精心设计。

但是，在偶然读了亨利·奥尔良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之后发现，这本写于 1895
的书中，竟然有着跟电影中藏族老阿妈类似的神话叙事记载。“怒族人这样讲述他们的起源……有

一男一女生育了九个儿子。儿子们娶了九个媳妇，一个儿子做了西藏的王，另一个做了北京的王。

他们要求七个兄弟给自己纳贡。兄弟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想发动战争。母亲开始干预了，对

他们说：‘我是你们九个人的母亲，你们不应该打仗，你们七个兄弟应该给两个王纳贡。’大家接受

了母亲的旨意，从此七个兄弟的后代开始在怒江流域繁衍生息，成为了怒族人，并且向中国政府纳

贡。”［4］235这种当时怒族以歌唱形式表达的神话叙事，是一种主位叙事的对外展演，是表达自我情

感和认知立场的方式，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仪式，既唱给自己也唱给他者。显然，一个法国殖民

者不会在一百多年前刻意去编造这种口头神话叙事，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当时真实的现场记录。

从电影《红河谷》到《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中的相关神话叙事，使得笔者产生了寻

找其他类似神话叙事的联想。在有意查阅了大量中国各民族族源关联叙事之后，笔者发现，各民族

几乎都有类似的神话或者传说叙事。例如，彝族的创世长篇叙事史诗《查姆》，在讲到人类起源和

民族来源时说：洪水消退后，世上只有兄妹俩生存，于是结成夫妻，生下36个小娃娃……成为今天

的彝族、哈尼族、汉族的祖先。纳西族的长篇叙事史诗《创世纪》，在讲到民族形成时说：利恩小

伙子和白鹤姑娘结成夫妻后，生了 3个儿子，老大讲的是藏语，老二讲的是纳西族语，老三讲的是

白族话。同一个母亲，生下三个民族的祖先；同一个意思，用三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傈僳族的一个

神话说，洪水滔天之后，世上只剩下兄妹俩人，后来结成夫妻，生下 5个子女，分别变成了汉族、

傈僳族、彝族、独龙族和怒族。独龙族《创世纪》神话说：远古时代，洪水淹没大地，世上只剩下

阿波、阿朋两兄妹。兄妹俩婚后生下九男九女，分别演变为汉族、白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

怒族和独龙族等。苗族《创世神话》中，兄妹成婚，生出苗族、彝族、汉族。［5］佤族“司岗里”的

神话，是讲包括佤族祖先在内的人类祖先都是从“司岗”（石洞）里出来的。从石洞里最先出来的

是佤族，依次是汉族、拉祜族、傣族，最后是掸族。在莽人《洪水滔天》的传说中，也有兄妹成婚

的故事，并由他们所生的“皮蛋”碎末变出了汉族、傣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和莽人。①

这种多民族同源叙事，往往是某个地区，几个相互联系紧密的民族，彼此表达他们来自同一个

祖先的情感和立场。这些同源民族的认识范围是有限的，他们的神话叙事一般不涉及超出他们认知

范围的其他民族，因此，一般的多民族同源神话所涉及的民族往往是特定区域内有限的几个。这种

① 莽人现在被归并入布朗族。参见杨六金：《莽人的过去和现在》，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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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叙事在中国西南地区广泛存在，同样在中国东北、西北地区也有流传，例如，东北地区额尔古

纳旗鄂伦春族神话说，一对夫妇生活在洞中，生 7男 1女，后来 7个男子变成鄂温克族、蒙古族等 7
个民族。［6］243西北地区维吾尔族中流传的《天神创世》中，描述女神让成活的泥巴人分出男女后，

让他们去繁殖各个民族。［7］236当然，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不同地区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

融中彼此接触的范围以及频率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受自然地理阻隔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域性因

素影响较大，因此多民族同源神话在不同地区产生的数量也存在着较大差距。据王宪昭“少数民族

多民族同源神话及母题统计数据表”，我国北方地区有同源神话9个，其中包括主位叙事者在内，神

话内容涉及鄂温克族、汉族、蒙古族、满族、俄罗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西北地

区有同源神话 10个，涉及秦、突厥、蒙古族、塔吉克族、汉族和“多民族”“多部落”等；西南地

区有 178个，是同源神话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涉及藏族、汉族、珞巴族、僜人、纳西族、彝族、

回族、傈僳族、苗族、拉祜族、傣族、哈尼族、白族、佤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门

巴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瑶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阿昌族和其他“多民族”“多支

系”等；华南地区有41个，涉及布依族、苗族、汉族、彝族、藏族、侗族、瑶族、水族、黎族、壮

族、毛南族、土家族和其他“多民族”“多支系”等；中东南地区有 35个，涉及汉族、高山族、苗

族、彝族、侗族、黎族、瑶族、壮族、水族、布依族和其他“多民族”“多支系”等。［7］231~307

通过对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的梳理可以看出，只要是多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都有多民族同源的

母题神话叙事，而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越高的地区同源神话叙事越多。由此我们可以肯定，

电影《红河谷》中的神话叙事，绝不是当时中国电影人专门“制造的叙事”或者是“神话的发明”，

而是剧本撰写者从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中挖掘出的一个古老神话而已。“从目前搜集到的我国

少数民族较为典型的 1436篇人类起源神话看，含有多民族同源母题的作品有 272篇（含异文），占

到总数的近18.9%。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7］14

二、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的两大类型和基本逻辑

关于神话大致可以分为口头神话、文献神话、文物神话和民俗中的神话四类。［7］17~18而四类神话

中有关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口头神话叙事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从现有的口头神话资料分析，中国多民族同源叙事可以分为两大母题类型。一是男女成婚（多

为兄妹成婚），然后同一“母亲”生养多个儿女，而多个儿女即形成多个民族；二是一个“物”作

为源头产生多个民族，这个“物”有葫芦、肉团、山洞等等，例如佤族的“司岗里”神话，就是同

一个山洞走出了不同的多个民族。

普列汉诺夫说，“神话是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两个问题的故事。神话是人对现象之间的因果

联系的意识的最初表现。”［8］365那么这种多民族同源族神话为什么要如此叙事，其基本逻辑的起点

和落脚点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建构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母

题神话？

从这些多民族同源的神话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所谓“兄妹结婚”可能是相关民族早期社会

血缘婚姻形态的反映；另一方面，这些创世神话将“同一个母亲”或“同一个物”所生子女表述为

不同民族的祖先，从而形成了一个家庭内部的兄弟姊妹关系，是一种家庭或家族血缘关系的有意建

构。这充分说明了各民族自古以来彼此就有许多密切的亲缘关系，以及密切的交往或共生的地缘关

系，甚至共同的血缘起源关系。这两种类型，无论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物所生的兄弟姐妹，都是以

“家”的内部成员结构连接在一起，其中包含着“天下即家”与“家即天下”的早期朴素思想。

这种多民族同源的神话叙事建构，其基本条件和逻辑应当包含以下几点：1.相关各民族彼此主

观上具有认知，共同居住在一个有限的地域内，或者居住于相互临近地域；2.相关民族彼此在实践

中存在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为了形成地域联盟关系，他们彼此以源于同一母亲的“家庭内

部”的兄弟姊妹关系相连接，以显示彼此的内部联盟关系和共同体意识，以及对外的区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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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民族同时也认识到彼此差异的存在，因此以所谓“民族”彼此进行区分，具体差异往往按老

大、老二、老三等出生先后的顺序区别，或者以语言、生计方式、居住环境等不同显示；4.表达彼

此和平相处、平等共生的愿望和关系原则，是一种社会秩序结构的描述，是一种主位生存策略表

达。以上四点是有机关联的整体，是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包含着各民族

“一脉共生”与“和而不同”的早期思想理念。显然，各民族同源神话追求的精神内核是家的伦理

和秩序，说明各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了彼此友好共存和利害攸关的重要性，因此多民族同源神话是一

种民族生存哲学的正面叙事。

从区域文化和社会以及精神领域的各种关系看，多民族同源叙事是以血缘、姻缘、地缘、族缘

关系为纽带构建或想象的社会关系系统，是一种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总体兼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叙

事。相关地理区域内，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虽然非常显著，但是讲不同语言、穿不同服饰、拜不

同神灵的人们并不被视为是超出家庭共同体范围的“他者”。语言、服饰、仪式等文化差异都只是

象征标志，并不影响同一个幅员广大的结构体系中各个民族对共同祖先的认同。这些叙事所表现的

社会结构是一种多元统一的整合形式，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的秩序结构，是区域空间内地方族群政

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体现。其主位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回答不同族群之间如何相处

的问题，如何共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生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这就是多民族同源叙事的基本

逻辑。

“神话中的民族关系是现实民族关系的折射，‘民族兄弟’的叙事方式寄托着各民族不论大小一

律平等、相互尊重、共同团结进步的美好愿望。”［9］

关于多民族同源神话的知识生产，其细微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产生的社会功能却是不可

忽视。虽然神话表达的是人们观念中的理想秩序，但在真实的行动中人们必然会付诸社会实践的过

程。“神话使思想法典化，强化道德，确立一定的处世准则，认可种种礼仪，使社会体制合理化并

获得论证。”［10］37当神话产生巨大的社会规范功能时，神话即从虚构走向现实。当神话变为民间传

说，传说变为历史故事，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也就自然产生并世代流传，同时这些集体记忆又进一

步强化着源自神话的多民族同源叙事，使得这种建构性神话形成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和主题思想，

对未来社会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三、从区域关联到整体链接：民族—地方—国家的历史叙事进路

从空间维度看，中国早期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全部都带有区域性特点，表现的往往是一个相

对独立的地域范围内一些经常相互往来的民族之间的族源关联。这些特定区域内的地方性多民族同

源神话叙事，都是从相关民族本位局部的有限的地域范围视野出发，而且全部来自底层民间社会的

口述表达，其带有政治共同体特征的早期认知只能停留在“家”的结构层面，并未形成中央集权统

一的国家话语叙事。因此，从当时相关各民族繁衍生息的地理范围看，早期多民族同源神话所涉及

的民族和地域都是局部的，是前现代国家时期区域性的族源关联叙事。这些叙事一般只涉及有限的

若干民族，同时涉及这些民族共同生息的地方或区域，很少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叙事。这种区域性

的叙事，具体表现为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同源的神话叙事最多，其他地区相对较少，这与不同地区

各民族人口密度、生计方式、所处地理区位环境等关系密切。由于“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

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记忆的延续

性。”［11］40因此，从时间维度看，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具有代际传递的集体记忆特点。早期的神话

叙事，在相关民族的集体记忆代际传递中，逐渐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文本记载的信史社会，并随着

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在国家社会主导下，中央王朝往往以统一的思想理念将“多民族同源”神话

表述为“四海一家”式的国家结构，从而将多民族同源神话纳入了国家政治建构的话语框架并进一

步强化着相关民族的集体记忆。

民族同源神话蕴含着民族交往特定的社会记忆和历史经验，具有维系民族关系的正向功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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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共同体意识的美好愿望。亨利·奥尔良在《云南游记》中还记录了一段藏族人合唱的内容。

“藏族人、汉族人和鞑靼人，有朝一日可以聚拢吗？如果会聚拢来，他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如果

天下太平，他们可以彼此相聚。如果天下太平，他们可以彼此相聚。”［4］215显然，至少在一百多年

前藏族社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西北地区更加遥远的“鞑靼人”的存在，并且有意将西南地区

与西北地区以“聚拢”的方式连接起来。实际上是将“五湖四海”不同区域的民族连接起来。在这

段合唱里，歌词内容已经走出了同源神话的叙事，而是将真实的区域性民族与民族关联叙事，扩大

为跨区域的民族与民族、地方与地方相互关联，从而建构起了更加广大的地域叙事，将单纯的民

族-民族叙事结构扩展为地方—地方的关联结构。这里的“藏族人”代表着青藏高原地区，“汉族

人”代表着中原和广大的东部沿海地区，而“鞑靼人”则代表着广阔的西北地区，从而将三大区域

连接起来具有了中国疆域基本范围的大视野。因此，当我们以整个近现代国家的领土范围观察时，

一些局部的与另一些局部的多民族同源叙事开始出现交集，从而逐渐将不同局部的“多民族同源”

叙事连接成一个整体，表现出民族—地方—国家逐渐扩大的线性发展叙事，并最终连接成全局结构

成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叙事。显然，如果没有地方多民族同源叙事，没有各民族主位认同的民间基

础，共同体建构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有整合地方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的可能。

虽然“意识和观念是精神力量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的行为活动的内在和关键因素，人类

的各种行为是意识、观念的外化形式。”［12］但是，如果我们单纯强调意识胜于实践的活动必然会陷

入理念论的窠臼。因此只讲多民族同源神话还远远不够，共同体建设必须从虚构走向真实的历史叙

事。事实上，这种理念也早已在历史进程中付诸实践。从中国历史看，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一

统”思想已经广为流传，这种在政治上追求将不同地域连接为共同体的思想，延续为“四海一家”

的国家建构思想和行动，而其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源头与“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关系密

切。这就使得多民族同源叙事的神话内容，逐渐转变为各民族真实的历史关联叙事，同时这种叙事

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着多民族同源叙事的表达。汉朝记载的王昭君出塞，唐朝记载的文成公主进藏，

以及清朝广为人知的香妃故事等真实的历史叙事，都是各民族族际关联的历史见证，并且这种族际

关联逐渐从具体的皇家成员个体联姻发展到广泛的来自民间底层的姻缘连接，产生了“蒙汉联姻”

“藏汉联姻”“满蒙一家”“满汉一家”等等亲缘关系叙事。同时来自民间古老传说的“苗瑶畲同源

共祖”等等，已经在分子人类学领域得到科学验证。而回汉两个民族之间共同认同的“回爹汉娘”

真实历史叙事，更是家喻户晓。由此可见，无论是各民族上层精英还是草根社会，真实的“三交”

关系自古以来就延绵不断。因此，各民族地方主位叙事是国家叙事生成的基础，其内在关联与实践

路径是清晰可辨的，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三交”实践的依据。这些真实的历史叙事，是多

民族同源神话的历史延续和社会再造，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秩序的社会体现，因此为近

现代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叙事奠定了坚实的认同基础。

从想象的虚构的神话叙事，到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叙事，多民族同源理念在各民族代际间不断传

递，这种观念的再生产意味着意识的不断加强，并产生出维持这种关系运行和再生产的社会组织与

社会行为。正是有了来自各民族内部族源关联的主位叙事，当近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时代发展大趋势

时，中国的王朝国家在向民族-国家转变时，便逐渐产生了知识精英概括的“中华民族”国族叙事。

“中华民族”概念从无到有，经过历史的不断打磨修正丰富和考验，尤其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反侵

略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

实，更是现在的事实”。［13］顾颉刚先生则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多次撰文指出，“在中国只存

在一个‘中华民族’”。［14］文化先贤的高度概括，超越了地方社会的区域性民族性叙事，上升为近现

代中国的国家叙事，这也是当今主权国家治下的“国家主义”建构和巩固的需要。虽然新的社会实

践和知识生产造就了新的国家叙事，但其源自神话的“多民族同源”叙事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基本主旨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的整体连接以及国家社会的整体形成，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历

史脉络的延续。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

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5］“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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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体”建构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叙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 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各族人民的“三交”更加密切。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在国内范围的大流动进一

步加强和加速了共同体内部的“三交”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政策从早期的服务于各民族追求

政治上文化上的平等，到追求经济上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再到全体人民认同上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不断与时俱进。当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

成为不可能。”［16］27~28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题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

国家发展建设必然要凝聚人民，而人民如何回应国家的召唤才是成功的关键，两者相辅相成，

任何单向的国家建构工程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会常常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
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17］109倘若没有来自人民的“真实的、

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关注当下的国家发展建设的政策措施，也要挖掘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的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中华民族“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是我们追溯历

史精神源头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各民族人民参与国家历史叙事建构的活水源头。显然，从中华民

族“多民族同源叙事”的神话，经历各民族千百年的“风雨同舟”，才会有近代以来各民族族源关

联的民族-国家叙事产生。从虚构的多民族同源神话，到历史上真实的各民族“三交”事实；从孙

中山的“五族共和”，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叙事

表达，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叙事一脉千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奠定了

基本框架。这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历史叙事脉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历史链条。没有神话的思

想源头，没有历史上的同甘共苦，就不会有当下的各民族共铸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本质上看，就是解决中国多民族社会与国家统一相一致的

问题，就是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国家叙事辩证表达，就是进一步协调各民族关系使之与当代

国家共同体高度一致的问题。“共同体实质是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而形成的共同关系，是在追

求人的自由与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引下形成的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18］当下的 56个民

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大家庭叙事的基础，没有各民族的叙事，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叙事，

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叙事。过去的单一民族叙事和少数相关民族叙事，已经表现为当下

各民族普遍的“三交”态势叙事，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也是各民族群众性实践的结果。“现在一

个家庭中有几个民族的成员，已经司空见惯。”［19］以“三交”为基础的“民族相对性”认识已经深

入人心。今天的中国早已是“汉非汉”“胡非胡”“蛮非蛮”“客非客”，是真实的彼此之间存在千丝

万缕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20］新时代的现实叙事，都是建立在各民

族相互认同和协调行动之上的真实社会实践。“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

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1］“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充分

彰显各民族在共同体内的平等地位，既回避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逻辑冲突，又为二者的整合架

起了桥梁。”［22］

显然，“大家庭”叙事最早源于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

的思想源泉，也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直到新时代成为各民族群众的行为准

则。从古老的多民族同源的地域性“家庭”想象到新时代整体性国家性“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

千年一脉的共同信仰和绵延实践，铸就了今天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国家疆域。各民族同源汇成

的“家”，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聚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聚合为时代的“国”，从而形成了“家—

族—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历史积淀作用下，‘家国一体’的制度惯性在心理层面持续规约着国

民。国民仍基于‘家’想象‘国’，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发展彼此缠绕且凝结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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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想象为‘大家庭’，契合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认知习惯，赋予了国家合法性的情感根基源，

贯通了‘家—族—国’的想象扩展进路。”［23］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国内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自然形成的认识，

并不是他者强加的客位叙事，而是56个民族共同的主位叙事，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民族自我立

场的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56个民族的主观感知和客观归属。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存在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光辉历史和现实实践中。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一部中华民族

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24］

五、结束语

“多民族同源神话”来自于中华大地生生不息的各族人民，他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这

片辽阔土地，有着自我的深刻理解和情感依托。多民族同源神话以“家”的结构叙事，将中国各民

族关系界定为天然的血缘家庭内部成员关系，是一种区域性的“家庭共同体”结构，体现着早期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彼此之间自然朴素的认识和情感。多民族同源神话的精神力量，以及世代

延续的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实践，形塑了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守望相助生死与共的历史命

运。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不是当下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有着久远的思想源头和深

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也是各民族大家庭社会实践的延续。因此，“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既源于中国古

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又是与新时代相适应的。”［12］

早期多民族同源神话虽然具有想象的建构色彩，但这种建构有其自洽的合理逻辑，并在后世的

发展过程中深刻影响了真实社会结构的形成，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是“民族共同体结

构的建构性与建构的结构性这一‘双重互构’”［3］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与近现

代产生的“国家感”意识密不可分，也是国家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建设不仅要体现在具象

的国名、国旗、版图等等一整套普世的象征符号上，而且要内化在全体国民的意识和行动中，因此

当代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同步的重合的一致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要“牢固树立休

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5］强调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血脉相连、

手足相亲的主流特征和真实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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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ING CONTEX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ETHNIC
HOMOLOGY MYTH NARRATION

Zhou Jianxin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narratives about "multi-ethnic homology" in the ancient myth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China, whose gestating motif is mainly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born from "the same mother" or "the same thing". "The same mother" and "the same
thing" become the same source connecting related ethnic groups，and this muti-ethnic homology nar⁃
rative becomes the spiritual bond connecting the sibling relationship within them. The myth narra⁃
tive of "multi-ethnic homology" gestating motif obviously contains the original simple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family", and this homology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ro⁃
cess，gradually steps from myth into the real history and reality. Then，what is the basic logic and
real history behind the muti-ethnic homology narrative, and how it develops the inn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gener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have been the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Multi-ethnic homology; narrative;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developing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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